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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学生与澳方学生合作进行地质填图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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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问题、各
种刺激的时代。其中，气候问题无疑是
大家十分关注的话题之一，因为这是影
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甚至未来生存的大
问题。

去年 11 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我们有必要
采取紧急措施，在未来 10 年内将温室
气体排放量降低，从而避免全球气温上
升 带 来 的 危 机 。 气 候 环 境 保 护 组
织———“反抗灭绝 （Extinction Rebel-
lion）”，一直在英国采取相对直接的行
动，向民众警示气候一旦崩溃可能给人
类生存带来的可怕后果。

如今，全世界的青年们已经行动起
来，成千上万的高校学子也正在为新的
与气候科学关联的教育而奋斗、行动。
此外，全世界有数百个城市、城镇，甚至
很多国家也都在强调全球气候状况。这
意味着，大学也需要塑造一个全新的公
民角色，参与到气候环境保护中，以帮
助应对气候崩溃带来的问题，支持社会
快速向零碳过渡的转变。

在英国，一些大学已经挺身而出，
共同迎接挑战、应对气候紧急状况。布
里斯托大学于 2019 年 4 月开始投入到
气候相关活动和教育中，格拉斯哥大
学、纽卡斯尔大学、基尔大学和兰开斯
特大学也紧随其后。

在全球气候危机的情况下，大学究
竟该如何做？

首先，大学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建
筑，其中一些已经制订了相当完善的可
持续发展计划，但是气候应急管理问题
远远超出目前我们已经做到的。因此，
高校需要改造所有的建筑设施，以确保
它们在未来 10 年内实现零排放。

从高校爬满绿色植物的墙、垂直花
园、屋顶农场和以水为中心的设计可以
看到，绿色校园发展十分重要。高校大
量的绿化土地储备还可以用来吸收碳
排放、生产可再生能源等，从而减缓宝
贵栖息地和物种损失的速度。

此外，高校还需要在教职员工和学
生中进行大规模的宣传，设置积极的应
对措施，比如只允许在校园内使用电动
汽车，并将大学停车场重新规划为微型
移动中心，这样人们可以在那里共享或
租赁电动汽车、踏板车以及自行车。

大学也可以通过其教学和学习活

动为未来气候环境保护带来巨大的影
响。所有的教学和学习者都需要重点关
注“10 年内创建零碳社会（社区）”这一
紧急任务。这将为各个学科带来更多的
学习、扩展机会。

总而言之，大学在面对全球气候变
化中扮演的新角色，将支持大学师生以
更积极的心态，利用其机构影响力来推
动公民领域内气候环境保护的议程，同
时也能够激励、带动政府、企业家等采
取类似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

（作者系利兹大学地理学院未来城
市学教授，许悦编译）

全球气候变化与
大学的新角色
姻保罗·查特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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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大学教授为什么要做科研
姻郭英剑

最近，有媒体对高校评聘将没有一
篇论文的教师晋升为教授进行报道，引
发了社会各界对“大学教授要不要进行
科研”这一现象的热烈讨论，其中也对
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多有批评。为此，
我也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也看到了
高校内外人士的一些观点，这促使我对
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思考。

“教学型教授”不过是过渡性现象

我首先想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当人
们在讨论“没有一篇论文就可以当教
授”这样的社会热点时，无论是点赞与
支持的一方，还是质疑与批评的一方，
都需要清楚地意识到，像这样的讨论及
其话题都不过是过渡性话题，“教学型
教授”也只是时代的产物，属于过渡时
期的现象。如果我们往前看 10~20 年，
这样的话题就不会再有了，这种分类未
来也可能会销声匿迹。

之所以说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因
为有一些（甚至是不少数量的）“50 后”

“60 后”甚至是“70 后”学者，他们在进
入高校工作前后，因为历史或者个人原
因而没有攻读博士学位或者相关行业
的最高学位，因为对于科研的认识有偏
差而不够重视，或者就是对科研不感兴
趣，或者是科研能力有限等种种阻碍或
者障碍，他们几乎不从事学术研究，也
没有相应的科研成果，但其中的一些人
教学水平确实很高，深受学生欢迎，这
种现象的确是存在的。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上述现象在
“75 后”的学人成长过程中，几乎不会再
出现了，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博士
学位或者相关行业的最高学位，没有经
过严格的学术研究训练，没有相应的科
研成果，甚至没有优秀的科研成果，他们

根本就进不了高校！
因此可以说，除非未来高校的职务

评聘制度非要做出这样的设计，否则这
样的讨论话题与职称分类，在未来
10~20 年间大体上会烟消云散。

“教学型教授”并非破除弊端的良药

虽说我个人以为未来“教学型教
授”会消失，但在当下，“教学型教授”的
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我对此非常理解
也完全赞成。然而，在大家热议的过程
中，也有一种声音由此批评现行评价制
度是完全的科研型教授评聘制度，认
为是这种制度造成了“教授不教书，
教书的评不上教授”，并因此认定设
置“教学型教授”的评聘制度是打破
现有评价弊端的利器。对此，我并不
认同。如果到我国各高校去看看，哪
里有高校会（或者敢）抛弃教学方面
的要求而仅要求科研？再看看现在评
上教授的学者，哪里有教学不达标的
人存在呢？

当然，我也理解上述说法的由来。
稍微注意一下，我们不难发现，各个
高校对于教学的要求几乎大同小异。
比如要达到一定的课时量，要求教学
评估的优秀率在 90%甚至 95%以上，
要求获得过校级以上等相应的教学优
秀（成果）奖等，但这些对于那些申请高
一级职称的大学教师来说，可能根本不
是问题。

根据我个人多年参加职称评审的
经验，几乎很少见到过教学工作未达
到学校最低要求的人能够走到最后
阶段而获得通过的。但也正因为在教
学方面大家都全部符合学校要求，即
单一靠教学很难分出高下与胜负的
时候，大家只能更多地参照申请人的

科研成果多寡、发表何种级别的文
章、出版在何种级别的出版社等等科
研方面的要素了。

虽然我个人赞同当下中国高校所
推行的“教学型教授”，但我并不认为
这是打破现有评价弊端的利器。一是
现有“教学型教授”的出现是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的权宜之计，相信未来会
逐渐消失；二是世上没有万全的评审
制度，也没有万全的制度，甚至可以
说，任何评审制度都会有难以弥补的
缺陷，人们很难找到一个为各方所接
受的完美无瑕的职称评审制度。鉴于
此，我个人认为，各个高校应该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与需求设置“教学型
教授”这样的岗位，以满足高校的需
求，也弥补制度设计之不足。

“教学型教授”看上去很美
尝试者不多

有记者问我，他们通过调研得知，
虽然不少高校都实行了“教学型教授”
制度，但好像并没有太多的人愿意走上
这条路，其原因何在？大学教授是否可
以“分型而治”？

较少人愿意选择这条道路，我个人
推测原因有三。

首先，“75 后”学人，其学术成长道
路与前人不同，他们不会再有那样的历
史遗憾、思想意识，他们对于进入高校
后的教学、科研、服务三大任务，应该说
有着清醒的认识；现行的“教学型教授”
岗位的出现，很难对他们产生真正的影
响，甚至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岗位设置
并不一定是他们未来学术人生正确的
打开方式，或者至少不是他们未来要选
择的一条学术道路。

其次，除非制度性设计长期存在，

否则那些还愿意在高校要求进步、希
望未来能够晋升到教授职称的青年
学者，很难做出主动放弃自己多年的
学术训练、学术修养、学术成果而仅
去做一名教书匠 （在这里说“教书
匠”，只是全心全意教授而不做科研
的意思，绝无贬义）。这期间风险太
大，很难有人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
即便是没有博士学位而进入了高校，
在工作期间读博并拿下博士学位者，
这不单单是青年教师个人的学术追
求，也将是时代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与
高校对青年教师的必然要求。

最后，从现在的“教学型教授”岗位
设置来看，一是名额少，甚至是很少；二
是“教学型教授”的设置，在很多高校
并不是不要科研，只不过是降低了一
些科研成果的标准，提高了对教学的
要求而已，甚至可以说是对教学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所谓名额少，大家有
目共睹；所谓要求高，是除了满足那
些基本的教学量、教学评估、教学获
奖外，估计还要在所在高校具有一定
的教学知名度，这最后一条并不容易
达到。像当下媒体所热捧的获得了

“教学型教授”职务者，在他们所在高
校大都是凤毛麟角，为数极少。

由此我判断，很少会有经过多年学
术训练的博士或者青年学子冒险在自
己未来的成长道路上放弃科研。

我认为，在高校中，大学教授不能
“分型而治”。大学不能有只管教学不做
科研的教授，也不能有只做科研而不从
事教学的教授，原因很简单，教授这一
职称所具有的职责———教学、科研与服
务，应该是缺一不可的关系。

其实，现在高校中更应该讨论的一
个话题是：到底该不该设置“科研型教
授”？这个类型的教授，现在在很多高校

都有，但讨论的却很少。

大学教授做科研
是多少而非有无的问题

有记者问，“一名合格的大学教授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在我看来，这
样的问题太难回答，因为“素质”这样的
词汇太抽象，也很难衡量。就“大学教
授”而言，我觉得更应该讨论的是，“一
名大学教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
者达到怎样的标准才算合格？”

简单而言，一位学者想成为大学教
授，就要按照教学、科研与服务这三大
职责去要求自己。凡是能够达到这三方
面要求的———既要给本科生、研究生上
课，还要从事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自
然还要参与各种高校内外的社会服务
工作———才能算是达到了一名大学教
授的基本要求，也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
大学教授。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在高校
中，教学与科研既是一种平行关系，二
者不可偏废，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
系。对于大学教授而言，在讨论其科研
的时候，可以讨论多与少的问题，而不
是有无的问题。

我一直以为，在现在的中国高校
中，可以不对助教、讲师甚至副教授做
出科研要求，但应该对大学教授包括

“教学型教授”提出一定的科研要求，包
括数量与质量。对于“教学型教授”的要
求可以降低，或者给出一个最低要求，
但至少应该有要求。既然是大学教授，
就应该从事学术研究，并有学术成果发
表与出版。

“教学型教授”是未来会消失的话
题，但对于教学的讨论，特别是如何平
衡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则一定是未来
常说常新的话题。

暑期，是大学生一年当中难得的放
松休息时光。然而，对于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地质类专业学生而言，暑期却是
他们背起行囊、跨越层层山峰，在野外
开展地质实习的“好时节”。

野外地质实习和教室课堂教学对
于地质类专业学生来讲同等重要。近
年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类专业
的野外实习，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开
展，而且走向了世界。7 月底，该校资源
学院与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刚刚
完成了联合野外地质实习，学生们在海
外度过了 18 天难忘的地质时光。

国外地质实习吸取新鲜知识

近年来，为加强实习教学内涵建
设、拓宽学生国际视野、培养国际化一
流学生，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积极开展
了多项海外交流项目。而该校与澳大
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合作开展的联合
野外地质实习，便是其中之一。

为了组织好本次实习，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资源学院从资源勘查工程大
三本科生中，经过外语、专业能力、体能
等各个方面的考察后，选拔出 10 名学
生参加海外地质实习。带队教师中国
地质大学（武汉）副教授李占轲说：“这
些学生中，9 人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
乘坐飞机。”

詹姆斯库克大学位于澳大利亚昆
士兰州海滨城市汤斯维尔，是该国著名
的研究型大学之一。此次的实习地区
位于昆士兰州西北部的矿业重镇芒特
艾萨一个世界著名的矿产资源产地，其
主要包括了喷流沉积型铅锌矿床、铁氧
化物铜金矿床以及矽卡岩型铁铜—铀
矿床等矿床类型，是詹姆斯库克大学的
传统填图实习区，也无疑是地质研究的
理想课堂。

由于该地区地质演化历史较为复
杂，尤其是元古代，经历了两期大的造
山事件和多期变形变质及拉张盆地事
件，地质现象极为丰富。元古代以后构
造演化日趋平静，使得原有地质现象得
到了很好保留。而实习区的植被不甚
发育，露头裸露条件较好，非常便于观
察地质现象。

野外地质实习同课堂教学一样，都
有系统的方案和教学进度，澳大利亚野
外地质实习也是如此。

此次地质实习采用了全英文授

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地质填图培
训、分组独立填图和典型矿山考察。
在实习过程中，学生不仅进行了实地
踏勘，培训大比例尺网格填图技能，
更与澳方学生 3 人成组，在芒特艾萨
中部地体玛丽凯瑟琳地区持续多天
进行小组独立填图。彼此间的交流协
作，拉近了学生的距离。

识别实习区岩石岩性、构造、蚀变
和矿化等地质现象；开展大、中比例尺
综合地质填图；制作沉积地层柱状图和
构造赤平投影图……学生们在澳大利
亚荒野上的地质实习课堂中不断给自
身“充电”。

“本次地质实习的目的，就是期望
同学们能够运用所学地质基础知识，在
岩石和矿物鉴定、地质填图技能、综合
地质分析、专业英语和口语等方面得到
全方位的锻炼。”李占轲说。

野外实践课堂克服重重阻碍

实习的头两天，惊喜于野外看到袋
鼠、鸸鹋以及不同于中国的自然风貌，
初来乍到的学生们兴奋异常，拿着手机
记录沿途风光。然而，兴奋过后，学生们
很快就体会到了野外地质填图并不等
同旅游，要克服很多困难。

除了最初让人兴奋的袋鼠、鸸鹋，
穿过茂密的灌木丛时，恼人的苍蝇才是
追随他们的“忠实伙伴”。有时，学生还
要在似火骄阳下攀登近乎垂直的陡峭
山坡。

地质实习的征途上，当地一种叫做
三齿稃的草困扰着学生们，这种草茎细
长而坚硬，很容易刺入衣服。在地质填
图过程中，澳方教师为了让学生将地质
现象看清楚，常直接用手拔去遮挡的
草。学生以前从没见过这种草，也效仿
去拔草，结果手上全是刺，钻心的疼痛
让他们见识了这种小草的威力。

地质填图实习要求学生早上 8 点
乘车出发，下午 5 点才能回到基地，
每天在野外近 9 个小时，午餐就是早
上准备的三明治。实习结束回基地
后，学生还要听讲座并整理白天的实
习材料。

如此之大的实习强度虽然超乎了
学生们最初的想象，但是没有一名学生
临阵退缩。

渐渐的，学生开始适应并积极融入
当地环境。每天的早饭，由学生们轮流
值日完成，虽然餐饭简单，但每天中午
在野外席地而坐一起吃饭时，与澳方学
生谈天说地，让学生们从疲惫中放松下
来，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澳方学生经

常会讲解实习中遇到的矿物、岩石、构
造现象，听不懂的学生会记在本子上，
方便回基地之后查找。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地质实
习，一次不为分数、只为与地质零距离
接触的奇妙体验。”实习团队成员张霄
羽在微信朋友圈里感叹道。

国际范儿队伍开阔学生视野

对于参加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野
外地质实习的学生们来说，最为惬意的
时光要数体验野外地质填图“实战”的
一次填图区露营。

完成一天高强度的填图后，在一片
空旷的地方，学生们搭起帐篷、做晚饭。
晚饭过后，师生围坐在篝火旁聊天、取
暖，欣赏纯净的星空、倾听异域风情的
音乐，放松一天工作后疲惫的身心。

“这次实习强化了填图技能，锻炼
了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掌握了一些野
外急救知识，还体验了野外露营的乐
趣。”参加实习的学生郑宇航感受到了
野外地质实习的魅力。

野外阶段的工作完成后，学生要对
地质填图“战果”进行整理，并转绘到标
准的透明纸上。最终实习报告要求使用
英文撰写，尽管学生英语都不错，但是
真正用英语写报告，学生们还是有点不
适应。但是，大家还是逐渐适应了说英
语、写英语的环境。最终，所有学生都完
成了实习要求的各类图件以及英文报
告，并且得到了澳方主讲教师的认可和
称赞。

18 天的地质实习，不仅提升了学
生的专业能力，同时让他们体验、实践了
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第一次走出国门
的学生们，由于不习惯澳大利亚的食物，
抽空就会动手做中国菜，并邀请澳方师
生品尝，来自澳大利亚的助教被中国菜
征服，试过菜后大呼：“太好吃了！”

在这些朝气蓬勃、永不言弃的学
生身上，李占轲看到了中国地质工作
的未来。

“同学们在澳大利亚野外地质实习
中，其专业素质、体能素质和综合素质，
得到了国外同行的高度认可。虽然同学
们远离祖国、学校和父母，但是野外实
习中没有人喊一声苦、叫一声累，克服
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最后收获了知
识、提高了技能、锤炼了意志。”李占轲
欣慰地说。

澳大利亚荒野上的地质实习课堂
姻本报通讯员 陈华文 郭晟彬 刘思祺

如今，我们面临
越来越严峻的气候
变化问题，大学应进
行彻底的变革，以引
领应对气候危机的
道路。


